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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處聲音極度喧雜。
車輛互相較勁的喇叭聲居高不下，好吵，好想睡。
下雨了嗎？為何臉頰和手背帶有潮濕感？
聽不見絲毫雨聲，但身體似乎躺在水裡。還有東西輕壓在他身上，不重，帶有溫度，感覺不排斥，反而挺依戀的。隱約間，他看見一個模糊不清的身影，想看清楚些但視線無法對焦。是個女孩子，手指輕觸到對方髮絲，長髮女孩，妳是誰？
啊，有個和妳一樣的長髮女孩，他突然想念她的笑容，不知怎的。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「梁蕪，你到底要威脅同學幾次才行？學校可不是讓你這種混混討錢的處所，我們不收你這種學生！」一個年紀稍長的中年人拍案吼叫，聲音大到連隔壁隔壁隔壁的隔壁都聽得見。走廊擠滿了學生，全盯著導師室門口前的金髮男孩，四周靜然。
「你要退不退隨你，我也沒命令你把我留下，是你自己怕學校名聲敗壞才不敢行動不是嗎？你這樣當老師真沒威嚴。」用力甩開門走出，正好和大群人照面，所有人二話不說，溜了。不管身後是否有人叫他站住，直接豪邁往高三頂樓走去，這裡是校園內最安靜的地方，高三準備學測自然不會有太大噪音。他熱愛靜，因為孤寂包覆著寂靜，他似孤傲的鷹，所有動物對牠陌生且懼怕，牠身邊無人但不喊寂寞，因命運如此殘忍跟隨著，牠怒斥天命，可誰知？
點起一涼菸徐抽，涼菸適合女子，他只不過是打發空白時間，不特別愛牌子也不甚重要。煙圈圈住一小片藍天，藍被薰成灰白，就如同他的現在，狹小灰暗，沒有心的胸膛，就如同他的現在，狹小灰暗，空而虛的胸腔，能被菸所填滿，至少不再那麼空虛，幸好。他不愛吸菸，但需要菸它虛情假意的陪伴，上癮，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。
因為太過安靜，腳步聲便顯得大，樓梯間的回音干擾到梁蕪發呆時的寧靜。這間學校有誰敢上來找我？他躲進牆角陰影下，如果是老師就藏，如果是學生就打，梁蕪踩熄煙頭忿恨地想。門開了，對方一進來便四處張望，他走到明顯光亮處，背對正豔陽高照的太陽。
「妳是誰，上來這裡做什麼？」他口氣不佳的質問她。
「那你是誰？」細細柔柔，是女孩子會羨慕的聲音，而且不嬌作不讓人感到厭煩。但梁蕪會是個例外，對於女孩子他總覺得煩躁，那些只會在男人懷裡輕輕細聲哀哀叫的傢伙，見一個就想打一個，眼前這個烏長秀髮，聲音柔嫩的女孩子，偏偏就是他最不喜歡的那種。
「我是梁蕪，妳不知道？」竟然有人不知道他？他以為他的不良名聲都傳到各家家長去了。
「我是昨天剛轉進學校的特教生，吳穆曦。現在還在熟悉環境。」她目不對焦朝著他的方向微笑，使梁蕪瞬間愣住。特教生，也就是「特別教育生」，想當然爾，他們和正常人有些不一般，但和資源班不同的是，他們的智能比常人高，這所學校就有特教班，雖然人數不多。
沒想到她竟是特教生，看起來好像也和他沒什麼兩樣，她是……？也許嗅到他的疑惑，女孩主動回答，「我是視障。」
吳穆曦，無法目視晨曦，命運性的名字似乎嘲諷著她，帶有烙印在心底的疼，他不自覺同情她，憐憫她那一片黑暗的雙眼，聲音也意外溫柔了幾個調，「想坐下來，需要我扶妳？」
「謝謝你，你真是個好人。」穆曦燦笑並露出她一口整齊白牙，他又再一次目瞪口呆，還丟臉的微啟唇齒。好人，從小到大有誰這麼說過我嗎……？所有人都只認為他是個不折不扣的社會敗類吧。他自嘲地笑。
梁蕪輕扶她坐在靠牆的位置，自己從口袋抽出煙盒時，她緩緩摸索他那雙手的位置，握住，「我不喜歡菸味，可以別抽嗎？」他頂多驚訝個兩三秒，便把煙盒收了回去，穆曦卻依然握著毫不放開。
「妳的手。」他不甚耐煩，想把她的手甩開，力氣卻大的緊動也動不了，梁蕪怒視她斥吼，「還不放開妳的手！」
「梁蕪，你嚐盡寂寞。」不是疑問的肯定句，她直接了當像在陳述事實。她感覺得到，他身上帶著濃厚菸味，卻不見身旁有友人，說話經常透露出質問，但明明似乎是位勇敢之人，該毫不畏懼。那該多明顯，這人是多麼孤單，只是不願坦露自己的弱點罷了，她忍不住憐惜。
她在說什麼鬼話，他才不需要別人同情，這算什麼？是在鄙視他嗎？「不要說得自己很懂，妳又知道些什麼！」梁蕪反手捉住她的手腕，憤怒地似將其擰碎。
痛，極痛，但穆曦依舊望著他得方向微笑，「因為我自己也是。所有人都不願理我，照顧盲人是多麼辛苦的一件事，家人為我蒼白了髮，親戚不肯支出多餘的金錢，同儕能避就避，有人照顧也是出於義務。曾經想過自己為何只能帶給他人麻煩，不存在是不是大家都能輕鬆點。」她看不見他，但能感受到有一股視線在自己身上沒有離去。她想像著他的樣子，應該是個有空洞卻溫柔雙眼的人吧！「其實仔細想想，存不存在根本不該由自己來介定，會孤單，是你自以為是認為自己不需要他人而假造出來的藉口，想要擺脫只能靠自己，萎萎縮縮躲藏在這抱怨，命運是不會有所改變的。」。手腕上的力氣轉小，他聽懂了。
梁蕪慢慢放手，反覆咀嚼她的話，嘴角悲慘上揚。原來，始終自欺欺人的竟是自己。「我父母離婚，把我一人扔下，只因為我會是他們後半生的拖油瓶。靠著社會輔助金生活下去，討厭著這樣的自己便在外惹事生非，後來也膩了倦了不幹了。但人的刻板印象是很重的，因為有了前科便好像所有壞事一定得是我做的，解釋什麼也沒人願意相信，那算了，不說了。自己在別人眼裏是多麼惹人厭的存在自己也知道，所以乾脆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還比較快樂些。」不知道為什麼，他明白她會懂得，也只有她會懂。其實一直想著自己一人就夠，不過也許，他只是一直在等待，孤獨的。
「梁蕪，」穆曦的眼角閃著淚光，瞳孔泛溼，四周一片黑暗不見光明，她努力尋找他的雙手，將之放於闔閉的雙眸，「你和我都是存在的。」
梁蕪不知為何潛然淚下，久久不能自己，兩人擁抱痛哭，不注意到，他的心防有道牆崩落了。他們只能盡力擁住對方，害怕失去。
不過也許，他只是一直在等待，有人願意真心對他說出那句話僅此而已，也許。
帶著全校驚恐的目光，梁蕪主動要求照顧穆曦在校活動，老師們也都一臉活像看見賓拉登的表情點頭答應。不會吧！那個惡名昭彰的梁蕪在友愛同學？全校師生轟動了。穆曦也在十分鐘內被所有人認識，每個人都對她真是同情同情再同情，何況這麼柔弱的女孩子要怎麼抵擋得住兇狠的梁蕪呀！
在校園鬧得沸沸揚揚時，梁蕪獨自到頂樓，吹吹風總比看那些聒噪的人們好的多。和以往同樣的位置，看著相同的方向，但似乎感覺和平常就是有一丁點的不同，因為現在多了穆曦。會不一樣的，他難得的笑。
她知道梁蕪待在那，熟悉的往他會在的地方走去，一路上並沒有什麼困難的阻礙，輕輕地打開鐵門，「梁蕪，你在嗎？」你在嗎？無人回應，但她聽見細微的呼吸聲，睡著了嗎？她稍微尋找了他的位置並小心翼翼在他身邊坐下，梁蕪似乎感覺右手邊有一絲溫暖，便朝右依附過去。穆曦偷偷地笑出聲，笑聲琅琅低巧，就像風一般。
她只是那樣坐著，一切都是平靜且安寧，對少有的幸福有些措手不及，卻仍緊捉住不放，她情不自禁地唱起歌，「流浪是牧羊人的方向，晴天陰天或是雨天，從不過問是誰的眼淚，流到最遠的地方……。（*注）」梁蕪，你之前一直都在流浪，而現在依然還是嗎？不管他是醒是沉，她溫柔曰，「梁蕪，你聽過比翼鳥的傳說嗎？據說牠們在出生時就少了一隻翅膀和足，為了活下去，牠們尋找到另外一半，而讓生命都化為完整。我呢，會一直陪在你身邊的。」感覺到肩膀微傳顫抖，別怕，我會在的。
她說，她永遠都會在的。在穆曦開門瞬間他早已醒，感覺她在自己右手邊坐下，心底盪揚出一方柔軟，便自動自發依附過去，像隻撒嬌的貓。靜靜聽著她的歌聲，從來都是輕柔，這首歌他聽過，也明白她唱的是他，一個帶著淚的流浪牧羊人。之前他找不到路，那現在呢？他沒奢求過會有人一輩子陪著他，沒有人願意他自知之明。但她卻承諾她會一直都在，想哭但不敢，只有肩膀顫抖著。不想去思考什麼，只有他現在想相信的心是真的。
他決定為了她做些什麼。梁蕪從醫院裡走出，將一張薄紙小心拆成紙條狀放進皮夾夾層，總有一天能夠幫助到她的吧。這麼想著的自己心情前所未有的蔚藍，毫無雜質。
每天他們都會到頂樓休息聊天，梁蕪也真的一整天都照顧穆曦的生活，全校師生為梁蕪的改變賀喜，雖然除了穆曦以外他還是冷漠一視同仁，但誰都看得出他的眼神已從狠轉為柔，一群人簡直感動的想為穆曦上香拜拜了。
 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　　這樣平安無事過了快一年，他以為他們可以一直如此，但不知為何，穆曦最近避他避得極為嚴重，頂樓不來也就算了，連讓他照顧都不肯，梁蕪控制不了自己的無名火對穆曦怒吼，「妳怎麼了？我有做錯什麼讓妳逃成這樣？」一出口他便後悔，對她生氣做什麼？難不成真的自大的以為她會在自己身邊一輩子不成？最近的靜謐打亂他的想法，對於近期貪戀而忘了原本自己的生活，是他太傻，又該怪誰。
　　她聽得出他的憤怒，不是不害怕，但她不能說，要不就失去保密的意義了，「梁蕪你沒做錯什麼，我最近只是有點忙無法陪你，再等我幾天就好，我快完成了。」她溫柔輕撫他的短髮，以往只要她如此梁蕪便會乖巧聽話。但現在失效了，他太不安，要是現在沒捉牢她，也許下一秒她會馬上消失，就像他爸媽一樣絕情。
　　「我可以幫妳，拜託。」少有的低聲下氣，不行，不能讓她離開他，他已經受不了一次一次的道別，梁蕪拉住她的右手緊抓不放。
　　「沒關係，乖乖等我好嗎？」 穆曦掙脫出他的套牢，微笑並轉身離開。她不是不明白梁蕪心裡的惶恐，一個受盡折磨的孩子心是很難痊癒的。但時間未到，有些事她想完成，只因為希望梁蕪能夠因此快樂，那便足夠。
　　啊，她走了。梁蕪想相信，相信只要再過一陣子她便會回來，照她所說的去等待。但相反的，他恐慌，擔心會不會她只是騙他便一去不回，棄他而不顧。他不知道，梁蕪愣在原地，不能思考。
　　沒有穆曦，他一時半刻無法習慣，不習慣沒有人安撫他的情緒，不習慣沒有人陪他在頂樓吃飯，不習慣在散步時沒有歌聲跟隨，他最不習慣，沒有她的存在。這幾天校園簡直進入低氣壓，沒有一個人看不出梁蕪的脾氣糟到不行，甚至比以前更差。所有人能逃多遠就逃多遠，梁蕪也不是不清楚，他一整天賴在頂樓上獨自抽著菸，多久沒抽了？好像是從穆曦說不喜歡菸的的味道時候……。重新拾回菸感，並沒帶給他多少安慰 ，一切沒有她，都淡然無味。
　　「穆曦，我會等妳。」我會等妳，請快點回來。話語飄入空中，依舊是靜。
　　星期天他在家無所事事，從那天起已經過了兩星期，穆曦還是沒有回來，這樣在家只是更沉悶，梁蕪決定一個人出去走走。沒有目的地，只是單純的散步，看看四周的店家，坐上不同的交通工具，能到哪裡就到哪裡。但他發現不管身在何處，現在只想狂奔到穆曦身邊，受不了如此空虛。他對她有著另類的愛，不同於一般世俗情愛，他只是對於她有著依賴感，如此而已。
　　誰知道光是想想，他竟然真的在一家手工藝品店裡看見了穆曦，下意識的躲進轉角，從一旁的小窗偷看內部情況，她剛好背對著他，雙手匆忙地來回穿梭，她的前方有個老婦人，雖然聽不見甚麼但似乎正在指導穆曦。極久沒看見她，她在內，他在外，隔著一道牆，梁蕪有些空蕩的心終於填注了些許溫暖，他在外面持續望著她。也不知過多久，她忽然狂喜的跳上跳下，甚至大力擁抱老婦人，一直都看在眼裡的他，也跟著笑出聲。只要她快樂就好。
　　穆曦愉快地拿著精美的小包裝走出店家，終於完成了，要不是自己是視障，姑姑根本不用花這麼多時間教她，沒關係，至少她做完了。推開那些擾人的想法，迫不及待的想見到梁蕪，站在馬路口等著到對面搭計程車到梁蕪家，希望他會喜歡，她高興到藏不住笑。聽見四周圍車道轉換的排氣管聲和突然移動的腳步聲，她快速但小心往對面走去，也許是太過想見到梁蕪，沒有注意到有一臺跑車快速朝自己開來，只在一瞬間聽見，
　　「不！穆曦！」
　　為何世界如此安靜呢？她倒在路上，不明所以。
　　他跟在她身後，她的腳步輕快，小心翼翼將包裝抱在懷裡。梁蕪只是這樣默默跟隨，不被她發現的送她回家。她從不用導盲犬，只因為他有極好的聽力，實驗下來也的確如此，但梁蕪還是經常偷尾隨穆曦，只是一種習慣。打算等她安全過完馬路就往回走，誰知道一臺跑車竟然闖了紅燈朝穆曦衝去。該死，她今天在發呆沒聽見排氣管聲嗎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梁蕪往她奔去，「不！穆曦！」他用力推開了她。
　　「碰……。」
　　為何世界如此吵雜呢？他躺在地上，不明所以。
　　身上傳來刺痛，大腿磨破了皮，穆曦吃力爬起，剛剛，她聽到梁蕪的喊叫，他在哪？「梁蕪，你在嗎？梁蕪，你在吧？回個聲好嗎？」她恨自己什麼都看不見，第一次感覺不到梁蕪令她驚恐，心慢慢冷卻虛無。穆曦跪在地上往來時方向爬去，溼溼的觸感席捲而來，她沾起一點，聞，濃濃血味撲鼻而來，是誰？會是誰？她的手指在附近到處探索，忽然間，接觸到的是手指頭的觸感，她仔細摸索著此人手掌的紋路。等等，不會的！前所未有的慌亂包覆住穆曦，手指，手腕，手臂，胸膛，脖子，下巴，臉頰，嘴唇，鼻子，眼睛，眉毛。四周的吵鬧聲她不想聽也不想管。突然間，好想念好想念學校頂樓，那個她和梁蕪都會在的地方。她輕拍此人的胸膛，說，「梁蕪，醒來，在水裡躺著會感冒的。」淚水控制不了的落下，梁蕪，我好害怕。
　　眼前的人是誰？身體多處疼痛，無法動彈，眼睛被液體給沾染模糊，但他聽見有人在喊他的名字，想要回應卻連抽動嘴角都刺痛。感覺有人從手指觸摸到他的臉，在確定什麼事的冷汗直流，那人掌心的汗水冰冰涼涼，在這痛覺痲痹的軀殼帶來些許安慰。等終於看清是誰，才發現到，是穆曦。別哭，我的心會痛，所以別再為我流淚好嗎？「穆曦……。」吃力的喊出她的名字，儘管是氣音。
　　她一顫，耳趕緊靠近他唇邊，努力想聽清他的一言一語。「我在聽，梁蕪。」她怕要是現在不聽清他的話語，未來將無限後悔，「皮包……是我給妳……的證明……在口袋。」
　　穆曦快速搜索他身上所有口袋，在左褲管摸到了一皮夾，她不懂，什麼證明？「是什麼證明？梁蕪，它在哪？」為什麼她什麼都看不見！她悲憤卻無處可宣洩，此刻，她是多麼需要雙眼。
　　「在放鈔票……的夾層……。先聽我說……謝謝，我的穆曦。」力氣彷彿終於被抽走，好累好想睡。
穆曦，很感謝妳，只少整個人生裡有妳的存在，它不再如此黑暗。他快樂嗎？當然，有人愛以及愛著人是非常幸福的事，他擁有她，那樣就夠了。他只希望他送給她的禮物她能喜歡，為了「它」和多年不見的爸媽見面，呵，早就不會難過了嗎。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任何人，只有穆曦，所以他把自己的一切送給了她。
　　「等等，梁蕪！別睡！今天是你生日，我有織圍巾給你！」穆曦慌張地從包裝裡拿出一條水藍色長圍巾，最尾端還織上了「梁蕪」兩字，她激動地舉在他眼前，「快看，我織了好久，對不起之前冷落你，拜託別不理我，生日快樂！我們要一起去慶祝的，我沒有忘記你生日。所以快起來梁蕪，今天是你生日……快起來……。」好討厭，雨下個不停，這個時候到底應該怎麼辦，她腦中一片空白，只能跪在梁蕪身旁持續唸著，「梁蕪，不要扔下我。」身邊的他已毫無反應，但和一般橫死人不同的是，他微笑著，一臉安祥樣，即便身上佈滿鮮血。
　　倒在血泊中的男孩，待在一旁淚下的女孩，四周沉默無語的群眾，沒有一人聽見，救護車由遠而近的悲鳴。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　　站在他的靈堂前，女孩燦爛的對著照片男孩微笑，「梁蕪，我來看你了。今年還是織給你一條圍巾，別抱怨啦！我現在技術已經很好了！」想哭，但不能。因為今天可是梁蕪的生日，「過了這幾年，我已經漸漸適應，醫生也說我的適應能力不錯，應該不會有什麼大問題。但就算看清這整個世界，最想見到的還是你，每年來看你的照片就會開始想，原來我認識一個這麼帥的男孩呀！」
　　看到他模樣的瞬間，熱淚盈框，終於見到他了。
　　永遠都忘不了當初在病房中醒來的空寂感，她聽不見屬於他的聲音，也許淚已流乾，在病房乾哭著。哭又有何用？已經沒有任何東西換得回梁蕪了。轉瞬間，她想起他的皮包以及他的話，她按下呼叫鈴，沒多久照顧穆曦的護士快速來到她床邊，「怎麼了？有不適感？」
　　「不是，我是想問當時我手上握的皮夾在哪？」
　　「我放在妳身邊的櫃子上，我幫妳拿。」護士親切的要將皮夾拿給她時，她搖頭。
　　「可以請你幫我打開皮夾鈔票的夾層嗎？我看不見，裡面應該留有什麼東西……。」是什麼？她莫名的慌張，心不自覺加快速度。
　　「我來幫妳看看！」在等待的時間感覺如此漫長，她能聽見微小的翻動聲，期盼又害怕攀附著她。接著，是護士的抽動聲，「妳就是穆曦嗎？」
　　她不懂為何護士聲音是驚恐的。「我是，那是什麼？梁蕪給了我什麼？」不要每個人說話都說一半好嗎？
　　「其實是梁蕪先生之前有道我們醫院申請捐贈器官的證明書，並註明贈給吳穆曦小姐，因為年紀很輕印象特別深刻。沒想到妳就是。」護士會心一笑並想著，她，一定是他極微重要之人吧。
　　他竟然要捐贈器官給我？她無法思考，梁蕪他……。「他是捐贈什麼器官給我？」其實，在心底深處早已知道答案，但腦中依然茫然。
　　「是眼角膜。梁蕪先生還留下一封信，妳要嗎？」再次淚如湧泉，穆曦抓起棉被掩住哭嚎。梁蕪，你太傻，怎有人能像你狠心捐出自己的一部份，但，謝謝，謝謝。「那封信我打算見到這世界面貌之後再看。請先幫我收著。」
　　梁蕪，我將不會棄你而去。
　　望向眼前的照片，穆曦溫柔地擦起灰塵，一直，都很感謝你，我的梁蕪。「生日快樂，我的梁蕪。」
　　就像他說的，他自私，自私的把自己留給了她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　　給我的穆曦，
　　不知道你看到這封信是何時，也不知那時我自己是怎麼死的，但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妳現在快樂嗎？請別為我的意外而難過，妳哭只會讓我更不好受。所以，答應我別再為了我掉淚，可以做到吧？
　　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夠給妳什麼，所以打算捐出自己的眼角膜，能夠讓妳看見光明，是我一個自私的願望。儘管那時我已不在。我最喜歡的就是妳的笑，連我這種人妳都能伸出手來，心裡真的有無盡感謝只是不知如何說出，原諒我不太會用言語表達。
　　但說真的，多少也有一點無助。
　　大概是太久沒和人相處了，所以一開始有些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，不過這樣的自己，依舊想盡自己所能的待你好，讓妳快樂。
　　還記得妳曾和我說過比翼鳥的傳說，也說了妳會陪伴在我身邊，也許妳認為我睡了但其實不然，我只是在一旁無聲地聽著。當時不知道能說些甚麼，只覺得那天的天空似乎看來特別明亮。所以在那時我做了個決定，過去到永恆都會如此，自己將會成為妳的雙眼為妳帶來光明，如同比翼鳥，不離彼此。
　　P.S 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梁蕪留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*注:此為FIR的「流浪者之歌」，在此註明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老師評語：
    故事以一位問題少年和視障少女主幹，寫他倆從相遇時防禦性的尖銳對話，到彼此卸下心防的相知相惜與相愛，故事最後急轉直下，有情人天人分隔，視障少女在男主角眼角膜的捐贈下，重見光明，寫竟了男主角死而不已的柔情呵護，頗為動人。
    所以，故事的情節架構完整，深具張力，文字經營細膩成熟，人物的性格躍然呈現，並對時下年輕人內心的孤獨、徬徨有深刻的摹寫和關懷。唯小小美中不足處在於故事結局過於老套，女主角突然冷漠的理由交代得不夠具說服力，並建議可分章節、下小標來帶動故事的流動，會更有豐厚的韻味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